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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４０年东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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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将吉林省西部地区作为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区域，采用人机交互解译的方法获取吉林省西部地区１９７５年与
２０１３年２期的土地利用数据，从土地利用数量和类型的变化、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方面，全面分析了改
革开放４０年以来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并揭示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吉林
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盐碱地的增加与草地、沼泽地的减少，人类的盲目开荒导致草场面

积的大范围减少；吉林省西部地区耕地相对变化率最高，多数在１００以上；同时，人类活动影响下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
区域差异明显。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从１９７５年的２４２．１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４６．１，说明人类对土地
利用的干扰程度日趋严重。吉林省西部地区各县（市、区）的土地利用年变化速率在０～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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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利用土地的结果，是人类活动对地
表影响的重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对地球表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人类在对土地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土地

利用方式。因此，对于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有效

揭示人类活动的方向和程度。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不仅

可以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成因、过程，也可以揭示土地利

用对人类活动的响应［１］。目前，针对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活

动响应的研究已经有很多。黄琦通过土地覆盖动态变化研究

以及计算景观格局空间指数探讨三江源地区人类活动与经济

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性［２］。郭振华等采用土地利用变

化矩阵指标对河南省洛阳市１０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
了分析，认为人类活动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３］。目

前研究多侧重于采用单一指标来评价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土地

利用变化，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等指标来综合分

析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并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和人类活动关系

的研究较少。东北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结构不稳定，生态系

统脆弱性显著［４］。本研究以吉林省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以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的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获取吉林省西部地区
土地利用数据，并结合土地利用相对变化率指标、土地利用程

度、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标，综合分析１９７５年以来吉林省西部
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并分析其区域差异，揭示人类活动影

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性和严重性，旨在为吉林省西部地区

土地利用优化提供依据［５－７］。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吉林省西部地区位于松嫩平原西南部，包括科尔沁大草

原东部和松嫩草地南部，其北部、西部分别与黑龙江省、内蒙

古自治区接壤，包括白城市、松原市、双辽市、农安县，位于

１２１°３８′～１２６°１２′Ｅ，４３°２１′～４６°１９′Ｎ。该区地域辽阔，土地
面积为５．５３万 ｋｍ２，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部和中部地
势较低，地形似簸箕状，总人口为６４６万人。吉林省西部地区
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４～６℃，年太阳总辐
射量为５０００～５４００ＭＪ／ｍ２。近５０年来，吉林省西部地区年
均降水量有减少趋势，年均蒸发量有增加趋势［８－１１］。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１９７５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ＳＳ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８０ｍ×８０ｍ；以及２０１３年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８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３０ｍ。研究区１９７５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数据中心的土地利用数据库，并通过人机交互目视解

译方法生成２０１３年土地利用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本研究采
用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吉林省及各县（市、区）统计年鉴。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反映区域
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构特征和人类活动下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

性［９］。分别统计出吉林省西部地区１９７５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ＳＳ遥感
影像与２０１３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８土地利用数据中的土地利用类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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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并计算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情况，将１９７５与２０１３年
的土地利用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进行叠加分析，得到研究区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的转移情况。

１．３．２　土地利用数量的变化　土地利用数量的变化可以采
用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来表示，可以有效反映人类活动

影响下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区域差异情况。相对变化率模型

公式如下：

Ｒ＝
（Ｋｂ－Ｋａ）×Ｃａ
Ｋａ×（Ｃｂ－Ｃａ）

。 （１）

式中：Ｋａ、Ｋｂ分别为区域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究期初、研

究期末的面积，ｍ２；Ｃａ、Ｃｂ分别为研究区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
型研究期初、研究期末的面积，ｍ２。土地利用相对变化率绝
对值大于１的区域类型，其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大于全区该类
土地变化幅度，反之则小于全区该类土地的变化幅度。

１．３．３　土地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本质是通过土地利用
开发程度反映人类活动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刘

纪远等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标准，将土地

利用分为 ４级（表 １），并给出了土地利用程度的定量化表
达式［５］：

Ｉ＝∑
ｎ

ｉ＝１
Ａｉ×Ｃｉ×１００，Ｉ∈［１００，４００］。 （２）

式中：Ｉ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Ａｉ为第 ｉ级土地利

用程度分级指数；Ｃｉ为第ｉ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
ｎ为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数。土地利用综合量化指标体系是一
个从１００～４００之间连续变化的指标，综合指数大小即反映土
地利用程度的高低。

表１　土地利用类型和分级

级别 土地利用类型 分级指数

未利用土地级 未利用地、难利用地 １
林草水用地级 林地、草地、水域 ２
农业用地级 耕地、原地、人工草地 ３
城镇聚落用地级 城镇、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４

１．３．４　土地利用变化速度　人为因素影响下，区域内各土地
利用类型的数量在不同时段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不同。土地利

用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进行度

量，反映人类活动对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综合影响，其数

学模型表达如下：

ＬＵ＝
∑
ｎ

ｉ＝１
ΔＬＵｉ－ｊ

∑
ｎ

ｉ＝１
ＬＵ[ ]

ｉ

×１Ｔ×１００％。 （３）

式中：ＬＵ为该研究区土地利用年变化率，％；ＬＵｉ为监测起始

时间第ｉ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ｍ２；ΔＬＵｉ－ｊ为监测时段第 ｉ类
土地利用类型转为非ｉ类（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总和，ｍ２；Ｔ
为监测时段长度。当Ｔ设定为年时，ＬＵ数值是该研究区土地
利用年变化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以往研究中土地分类主要应用中国科学院三级分类系统，

其中一级地类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本研究中，考虑到农田和草地的严重碱化以及湿地的大面

积消失，笔者把盐碱地和沼泽地在未利用地中分离出来作为单

独的土地利用类型。本研究中土地利用被分成８个类型：耕
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盐碱地、沼泽地、未利用地［１２］。

　　由表２可知：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类
型总体变化趋势表现为耕地、盐碱地、建设用地、林地面积增

加，草地、沼泽地、水域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增加得最多，由

１９７５年的２９５．５５万ｈｍ２增加到３１８．４９万 ｈｍ２；新增盐碱地
面积１２．６９万 ｈｍ２；建设用地、林地面积均有较少增加，分别
为４．２０万、２．９９万ｈｍ２；草场面积损失严重，损失近４２％；水
域、沼泽地面积分别减少了２．３１万、５．１５万 ｈｍ２。增加的耕
地面积主要来自草地和林地的补充，同时部分耕地转化为建

设用地；草地的面积大幅度减少，主要转化为耕地和林地，部

分退化为盐碱地；新增沼泽地主要来自盐碱地、林地和水域。

表２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面积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万ｈｍ２）

１９７５年 ２０１３年
林地 ２７．８１ ３０．８０
草地 ８４．６９ ４９．５９
水域 ２３．７０ ２１．３９
建设用地 １９．４８ ２３．６８
耕地 ２９５．５５ ３１８．４９
盐碱地 ６７．９９ ８０．６８
沼泽地 ３２．２７ ２７．１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吉林省西部地区人口的增长（由１９７５年
的３７７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４６万人），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日益
增长。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耕地面积的大量增加，同时也

伴随着草场大面积被破坏，土地资源大量荒废，致使生态系统结

构失调、功能降低，土地盐碱化、沙化的面积扩大。

２．２　土地利用数量的变化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省西部地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

建设用地、盐碱地、沼泽地的相对变化率如图１所示。从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变化率来看，无论是变化程度还是分布

范围，耕地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相对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乾安县、扶余县、
农安县的西部以及长岭县的南部，相对变化率在１０以上，甚
至超过１００。林地相对变化率高的地区较为集中，主要分布
在通榆县的西南部、洮南市的西南部、双辽市的中部和前郭县

的东部，相对变化率多在１～１０之间。草地相对变化率高的
地区主要分布在通榆县的中部和西南部、乾安县的东部、大安

市的西北部和镇赉县的西南部，一般在１～１０之间。水域的
相对变化率普遍较低，变化率在１～１０之间的地区主要沿江
河湖泊水库分布。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相对变化率均比较低，

只有白城市附近和松原市附近的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相对变化

率较大，在１～１０。盐碱地相对变化率较高的地区分布较为
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的中部地区，相对变化率

一般在１０左右。沼泽地的相对变化率集中在县域的边界地
区，在１０左右。结合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情况可以看出：改
革开放以来，吉林省西部地区的东部山区人口急剧增长，工矿

和居住用地面积也在相应大范围地增加，该区也有小部分的

沼泽地转化为耕地。中部地区为草甸草原，为吉林省西部地

区主要的农牧区，但近４０年，无休止的盲目开荒耕种与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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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促使草地退化和盐碱化。西部平原地区耕地、林地的相

对变化率均较高，与草地的相互转化作用明显，反映人类对平

原地区进行大范围植树造林和开垦耕地时，也导致大范围的

草场退化，土地盐碱化程度加深。

２．３　土地利用程度

计算吉林省西部地区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
数，并将其空间化，得到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
用程度的区域差异，详见图２。
　　近４０年来，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由
１９７５年的２４２．１增加到了２０１３年的２４６．１，平均每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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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从土地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吉林省西部地区的
东部、西北部土地利用程度普遍偏高，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一般大于２５０，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人口众多，对建设用地的
需求也相应增大，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吉林省西部地区的中

部、西南部土地利用程度较低，一般都在２５０以下，相当一部
分地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在１５０左右，这归因于中部、
西部地区地势平坦，未利用地和林地草地面积较广，人类活动

影响较小。

２．４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
区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越大，表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土地

利用变化越剧烈［１３］。由图３可知，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省西
部地区平均土地利用年变化速率的区域差异明显，通榆市西

南部、前郭县东北部、大安县西北部以及洮北区、洮南市、双辽

县的部分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较大，土地利用年变化速率一

般都在５％以上。

３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主

要表现为耕地、盐碱地的增加与草地、沼泽地的减少，反映盲

目开垦与过度开发导致草地破坏，土地沙化、盐碱化严重。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省西部地区耕地相对变化率最高，多数
在１００以上。人类活动下的土地利用类型区域差异明显：东
部山区由于人口增长导致建设用地大范围增加，中部农牧区

无休止地盲目开荒耕种与过度放牧促使草地退化和盐碱化，

西部平原地区耕地、林地的相对变化率均较高，与草地的相互

转化作用明显，反映人类对西部平原地区进行大范围植树造

林和开垦耕地的同时，也导致大范围的草场退化和土地盐碱

化。近几十年来，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从

１９７５年的２４２．１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４６．１，说明人类对土地利
用的干扰日趋严重。吉林省西部地区东部、西北部土地利用

程度普遍偏高，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人口众多，对建设用地的

需求也相应增大，人类活动影响较大。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吉林
省西部各县的土地利用年变化速率在０～３％之间。土地利
用综合动态度较大的区域分布于研究区西部的通榆县、洮南

市、大安县，以及中部的乾安县、前郭县，可见人类活动对西

部、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快。

参考文献：

［１］吴琳娜，杨胜天，刘晓燕，等．１９７６年以来北洛河流域土地利用变
化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４，６９（１）：５４－６３．

［２］黄　琦．基于ＧＩＳ的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
研究［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２０１２．

［３］郭振华，杨武年，杨　鑫，等．洛阳市近十年土地利用遥感动态监
测及驱动力分析［Ｊ］．测绘，２０１２（２）：６２－６５．

［４］王让虎，李晓燕，张树文，等．东北农牧交错带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及预警研究———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Ｊ］．地理与地理信息
科学，２０１４，３０（２）：１１１－１１５，封３．

［５］刘纪远，张增祥，徐新良，等．２１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
格局与驱动力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９，６４（１２）：１４１１－１４２０．

［６］邵景安，李阳兵，魏朝富，等．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前景
展望［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２（８）：７９８－８０９．

［７］杨　梅，张广录，侯永平．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进展与
展望［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１１，２７（１）：９５－１００．

［８］李月芬．吉林西部草原生态环境评价及其专家系统研究［Ｄ］．长
春：吉林大学，２００４．

［９］赵凤琴．吉林西部土地生态环境安全研究［Ｄ］．长春：吉林大
学，２００５．

［１０］卢　远．吉林西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其生态效应［Ｄ］．
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０５．

［１１］神祥金，吴正方，杜海波．近５０年来吉林西部半干旱区气候变
化特征［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２８（２）：１９０－１９６．

［１２］ＬｉＦ，ＺｈａｎｇＳＷ，ＢｕＫ，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２５（５）：６１７－６３６．

［１３］ＰａｌａｎｌｙａｎｄｉＭ，ＮａｇａｒａｔｈｉｎａｍＶ．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５（１）：２７－３３．

—５２５—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４４卷第６期


